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潛規則I





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「導演，急匆匆打電話叫我來幹什麼？」從門外走進一個穿著白色長裙的年輕女孩。



「樂蘭，是這樣，明天新戲就要開機，找你來聊聊。畢竟你第一次演戲還是主角，怕你不太適應。」



「導演，我有什麼可怕的，您是圈裡的前輩，多少個師姐的第一部戲就是您拍的，哪個不是大紅大紫。」



「你可別拍我馬屁了，來來來，喝口水，坐下說。」



樂蘭拿起桌子上的水杯，一飲而盡，卻不知導演的嘴角劃過一絲冷笑。



很快跟導演聊戲時，樂蘭感到頭漸漸昏沉，一下暈倒在床上。



等到樂蘭醒來，已經是黃昏，白色的床單染成了血紅，自己的裙子也被掀開，絲襪被剪爛。



樂蘭感覺到下體發痛，又望著導演赤裸的上身，樂蘭一下子明白發生了什麼。



「導演，你對我都幹了什麼，我要報警，我要去法院告你！！！」樂蘭怒吼道。



「白日做夢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不是我，你能演主角麼？你能成為影視界的新星麼？這是你應該回報給我的。」導演笑了笑，邪惡的望著樂蘭。



「你如果想告我簡直是瘋了，你之前三個學姐都被我干了，毫無怨言，之前也有告我的，不是被我轉成污蔑就是把罪責轉化為她勾引我，我在警察那裡有人，就是金像獎影后告我都沒辦法。」



「滴滴……」導演的手機響了。



「喂，嗯好，我馬上下去，好好……」導演轉過頭。



「小美人，等我吃完飯回來，我們繼續。」



導演離開了房間，留下了樂蘭獨自一人默默的哭泣。



「自己被潛規則了，就算自己拼出來還是抹不掉，自己的男友還會要我們麼……」樂蘭想了很多很多，最後她想到了解決一切的辦法——死，死了就都解脫了。



樂蘭掀開被子，隨手抓起一條白色的絲帶。



樂蘭站起身，來到窗台旁，將絲帶系到橫桿上。



樂蘭搬來一把椅子，脫下了自己的涼鞋，沒有了絲襪，涼鞋也沒有了意義。



樂蘭露出塗著亮閃閃的指甲油的秀足，站上了椅子。



樂蘭將絲帶打成死結，用手拽了拽。



樂蘭不想面對著她失去自己尊嚴的地方，於是便面向高樓聳立的窗外，把頭伸向了那絲帶打成的環。



樂蘭撩開自己棕褐色的頭髮，讓絲帶卡在自己的玉頸上。



樂蘭整理了幾下裙子，一隻小腿踏在椅子背上，用力一踢，掀翻了椅子。



樂蘭全身的重力施加在了勒緊脖子的絲帶，剛開始窒息的感覺不是那麼明顯，樂蘭還很清楚的望著窗外。



兩條白皙的嫩腿也只是貼近內側相互摩擦，樂蘭的雙手自由垂在身體兩側。



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樂蘭的死就像一道唯美的風景畫，但是隨著窒息的加劇，樂蘭漸漸看不清眼前的事物，大腦開始發沉，眼裡冒著金星。



樂蘭的雙腳開始相互在腳背上摩擦，隨後開始前後蹬踢。



雙手也開始不老實，在自己的裙子上亂抓亂撓。



樂蘭的臉開始由白變紅，舌頭一直在蠕動。



樂蘭的意識慢慢沉入了黑暗，蹬踢的幅度卻不降反升，大腳指指尖不時會觸碰到前方的落地窗。



樂蘭的雙手慢慢向上抓撓，一直到自己的脖子，發出「卡吃卡吃」的聲音，同時樂蘭的喉嚨裡也發出「呃呃」的怪聲。



樂蘭的臉看不見任何一點白嫩，全是紅色，不知道如果樂蘭的臉一直是這樣的顏色，是否還會像現在這樣一步步邁向死亡。



樂蘭的舌頭不再嘴外和嘴中蠕動，而是幾乎全部吐出嘴外，上面還掛著晶瑩的液滴。



正當掙扎的幅度到達極點時，一股尿液從樂蘭的屁股中射出，染濕了白裙，順著嫩腿，流到地上。



樂蘭的排放量很大，兩隻秀足包括雙腿都掛滿液滴。



失禁過後，樂蘭的掙扎有如曇花一現，僅僅是隨意蹬踹了幾下。



樂蘭的屁股抖動了幾下，伴隨著雙腿的抽搐。



雙手重新垂到身體前方，半蜷著握住了裙擺，再也沒有伸開。



伴隨著全身的幾次抖動，樂蘭的雙腿微微分開，腳尖點向地面，幾滴液珠掛在指尖。



失禁似乎讓樂蘭感受到自己最後一點尊嚴的喪失，樂蘭想要閉上眼睛卻不可能，只閉合了一半，眼中似乎還含著淚水。



樂蘭的舌頭也想往回縮，但終究仍有一節吐在嘴外，嘴邊掛著一絲唾液。



不久，導演回到家中，看見了懸樑自縊的樂蘭。



導演沒有任何驚慌，他放下了樂蘭，打了兩個電話，第一個找人來收屍，第二個尋找新的演員，除了樂蘭，他還有下一個玩弄的對象。






潛規則II





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「校長，您找我？」



「韓玲，是這樣的，我想跟你談談升中學高級教師的事情。」



「校長，您太高估我了，我剛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不久，別說我現在是一級，就是二級教師我也沒有資格啊。」



「不不不，韓玲，你有這個實力。」



「校長，我沒在開玩笑，別的老師三四十歲甚至幹了一輩子才是一級教師，我二十四歲就要升高級教師，這不太好，再說高級教師需要達到教齡，並且教學經驗豐富，這兩條我一樣都不佔。」



「沒關係，這一切我都能安排好，只需要你點頭。」



「校長，高級教師學校是可以給出，但是必須要完成考試和上傳公開課視頻，這點您不會不知道吧？」



「既然韓玲你什麼都知道，就應該知道我在教委有這個實力。其實通過的方式很簡單，只要你來我家住一晚上就好了。」



「校長！我韓玲不是那樣的人！我是一個公正的人民教師，如果你收回剛才那句話，我不會追究。」



「有脾氣，我喜歡。怎麼，嫌不夠，我給你一輛車一套房，你看行麼？其實沒必要這麼麻煩，我媳婦跟我離婚了，家裡沒人，你以後就跟我過吧。」



「校長，你不要再開玩笑了！」



「韓玲！你看我像是在開玩笑麼？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，今天你是答應也得答應，不答應也要答應。你要是不從，我讓你這輩子當不了老師！」



「好啊，誰怕誰，看看是我的開除令先下來，還是你的撤職令先下來。」



韓玲是某中學的一名年輕老師，在師範大學學習時就是校花一名，畢業後如願當上了老師，成為人們口中「別人家的老師」，卻不知自己已經被校長看上。



韓玲入職不久便成為二級教師，然後變成了一級，現在就要變成高級教師，卻不想是校長策劃的陰謀。



韓玲很快向教委提交了審查，希望把校長醜惡的嘴臉公諸於世，然而在韓玲下完晚自習就要下班的下午，她收到了開除通知。



自己的計劃還沒實施就被校長扣住，等待自己的只剩下離開——教委命令，任何被開除的老師不得再度聘用。



韓玲看完了通知，癱坐在只有她一個人的辦公室裡，泣不成聲。



學校的學生都走光了，韓玲拖著一條白色尼龍繩來到了自己最愛的教室，最愛的課堂。



韓玲仍舊梳著職業的單馬尾，穿著白色襯衫和黑色外套，原本黑色的短裙下，在雙腿上包裹著一層黑色絲襪。



韓玲看了看教室的鏡子，自己此刻是性感的。



韓玲決定死之前想了很多，如果不是自己熱愛老師這個職業，如果不是自己執意要來這所學校，自己也不會走到這一步，只可惜自己還沒有一個男人。



也許韓玲會有後悔和不捨，但與其為了一個無謂的稱號，把自己給了那個最令人討厭的「老頭」還不如在自己既年輕的時候和又如此熱愛的教室裡懸樑自盡。



韓玲一眼就看見了房頂上的電扇，於是搬來一把椅子，站在上面打好了繩套。



韓玲想了想，還有些事情沒有做到。



韓玲用紙筆寫下一封遺書，放到了班級門口最顯眼的位置，一來不會嚇到自己的學生，二來也是對校長潛規則的一個證據。



隨後韓玲在黑板上寫下了對同學們最後的寄語。



幹完這一切，韓玲滿意的笑了。



韓玲再一次站上了椅子，黑色的高跟鞋踏在椅子上。



韓玲用手握住繩套，使身體保持住平衡。



韓玲站穩身體，將繩套套上了自己的脖子。



韓玲整理出自己的馬尾辮，雙手抓住了脖子上的繩套，眼淚從韓玲的雙頰留下。



韓玲閉上了眼睛，高跟鞋向前一邁，借助著擺動的慣性，踢倒了椅子。



全身的重力施加在韓玲脆弱的脖子上，身體懸空前，韓玲還吸了一口氣，可這口氣卡在韓玲的氣管中，吸不進也吐不出。



韓玲感到自己的胸火辣辣的疼，更難受的是自己的喉嚨。



一雙黑色的高跟鞋連續發生碰撞，左腳的高跟鞋掛在了腳尖上，伴隨著隨後的前後擺動，掉在地上，另一隻腳上的高跟鞋不久後也離開了韓玲的絲足。



一雙黑絲美腳在空中自由舞蹈。



韓玲的雙手抓撓著脖子上的繩套，粗糙的尼龍繩被韓玲鋒利的指甲撓出響聲，而韓玲的喉嚨裡也發出「咕咕」的聲音。



韓玲雖然閉上了眼睛，但眼淚還在流出，晶瑩的淚珠掛滿了臉頰。



韓玲的舌頭吐出了長長一大截，韓玲自己渴望空氣，想要呼吸。



窒息的痛苦讓掙扎中的韓玲感到退縮，韓玲的眼睛雖然閉上，但她能夠感覺到周圍一切。



韓玲想要把蹬踢的腳掌重新放回到剛剛踢走不遠的椅子上，但高跟鞋已經被自己踢飛，黑色絲足的足尖永遠差那麼一點點。



韓玲的雙手也從脖子上放下，在空中繼續抓撓，想要幫助自己的腳。



終於，韓玲的腳尖夠到了椅子的邊緣，卻不想一使勁踢的更加遠了，而且椅子被自己踢翻了，最後一點稻草也消失了。



絕望的韓玲掙扎一下子變弱了，雙腿在沒有前後蹬踢，貼近的絲足開始相互摩擦，失禁的尿液從兩腿間留下，打濕了大腿內側的絲襪。



韓玲的雙手再也抓不到相同的高度，在身體兩旁抖動著。



淚水從韓玲發紅的臉頰留下，伸長的舌頭伴隨著嘴邊唾液同眼淚一起流下。



韓玲的身體最後抖動了幾下，就無力的垂向地面，黑色絲襪的腳尖指向地上一灘液體。



第二天，同學們發現了上吊自殺的韓玲的屍體，校長的罪名已經暴露，然而這並沒有影響。



對於校長死的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女人，剛剛被撤職的他早有有了新的稱號——教育局副局長，他身旁新的玩弄對像不就是他的新秘書麼？






潛規則III





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「陶娟，你來了。」



「領導什麼事啊，哪裡需要打掃，或者哪間的客人需要服務。」



「陶娟，你說對了，309號房間需要你過去一下。」



「那不是某公司的老闆麼？這麼重要的人，我去不太合適吧。」



「陶娟，你不是一直想升職加薪麼，這是個好機會。」



「打掃打掃屋子能得到小費是麼？」



「要真這麼簡單就好了，是這樣的，那個大老闆一進門就看到你了，點名讓你去服務。」



「不會是去陪睡吧，領導我……我不行。」



「說什麼陪睡，就是跟老闆待一晚上。」



「領導，我又不是小姐，我只是一個酒店的服務員，沒有理由幹這種事。」



「陶娟你是真傻還是假傻，你中專畢業跟著我干了三年了，我能害你麼？」



「領導我知道，但這件事您還是換個人吧，實在不行我就辭職。」



「陶娟你想的到挺美好，人家老闆指名道姓的點你，是你上輩子的福氣，你要是不從，在太歲爺上動土，大老闆發怒了，我們都吃不了兜著走，你辭職了，我們整個酒店就全倒閉了，到時候我走投無路，也要把你碎屍萬段。」



「領導，我堅決不去，這是我個人尊嚴的事情。」



「干服務哪來的尊嚴，再說了，人家大老闆萬一被你伺候的舒舒服服，順便把你包養了怎麼辦，你不就成了小富婆，別看人家現在有妻室，那天離婚了，你就扶正了，他在出點意外，錢不就都是你的。」



「領導，你還是換個方法吧，我走了。」



「今天，你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通知保安，禁止陶娟出去，除非你死了，否則別想離開這裡，聽我句勸，趕緊去大老闆那吧。」



陶娟含淚走出了辦公室，寂靜的走廊不斷傳來小聲抽涕的聲音。



陶娟今年二十一歲，三年前從中專畢業後被分配到這個酒店擔任服務人員，踏踏實實幹了整三年，才被提拔為領班。



好景不長，近幾個月酒店的營業額驟降，面臨倒閉的危險，正巧來了個大老闆，可以好好賺一筆，卻不想是要犧牲自己。



陶娟不想把自己的第一次給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闆，陶娟心裡明白，自己不愛財，不愛權，要找就必須找一個真心對自己的。



可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大門被封住了，即使我不自己去也會有人架著我去。



陶娟越想越傷心，最終只想到一個徹底的方法。



既然不想當小姐，就當個小鬼吧，領導說的對，除非我死了，死了是最好的打算，一切就都結束了。



陶娟擦乾淚，四處張望，一眼看見了房頂的鐵環。



陶娟低下頭，正巧，自己的脖子上正打著一條絲巾。



陶娟解開自己脖子上絲巾，握在手中。



陶娟雖然學歷不高，工作也很平凡，但長相也頗有幾分姿色，要不然也不會被大老闆看上。



現在正是工作的時間，陶娟還穿著標準的工作服，淡藍色的上衣和短裙，腿上套著肉色的絲襪。



陶娟搬來一把椅子，放在鐵環下方，甩掉了擠腳的平底鞋，露出自己的絲足，站了上去。



陶娟將絲巾緩緩穿過鐵環，在下顎上方繫了個繩結。



望著即將奪去自己生命的紅藍相間的絲巾，陶娟的眼眶再一次濕潤了。



就要死了，怎樣也該使自己美一點吧。



陶娟解開了束縛自己頭髮的髮髻，長髮披到了陶娟的雙肩。



陶娟踮起自己的絲足，雙手挽起絲巾，套到了自己的玉頸上。



陶娟眨了眨眼，流下最後一滴淚，用腳趾一勾，踢倒了支撐自己的椅子。



絲巾很輕，剛開始勒住陶娟的脖子時還沒有太多影響，只是感到呼吸不夠流暢。



陶娟的雙腿也只是輕微擺動。



輕柔的絲巾一點點伸長，陶娟害怕自己的腳尖重新回到地面，所幸，絲巾的伸長到了極點，而陶娟的腳尖距離地面仍有一段距離，真不知道是該恭喜還是該同情。



伴隨著絲巾的繃直，窒息的感覺的漸漸強烈，陶娟感到自己的眼前冒出金星，雙腿不由自主的開始蹬踢，頻率越來越快。



原本挽住絲巾的雙手也開始在脖子上抓撓。



絲巾勒得陶娟的脖子不得不直視著前方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向上翻著眼球。



陶娟的舌頭吐出嘴外，顯得俏皮了幾分。



陶娟自己也意識到了這點，手脫離了脖子，想要往臉上夠，收回自己的舌頭，卻只能在空氣中抓撓。



陶娟的意識一點點流失，原本自己一直在控制著不要失禁，隨著屁股抖動了幾下，尿液噴湧而出，打濕了整條左腿的肉色絲襪，右側大腿也連帶著濕了一大片。



失禁沒有讓陶娟發白的臉變紅，反而看不見一絲血色了，煞白的嚇人，或許陶娟死前的話成了真，自己真的變成了個吊死鬼。



失禁過後，陶娟的腿一下子就不再蹬踢了，只隨著慣性抖動了幾下足尖，絲足上的尿滴甩在了地上。



陶娟的雙手還沒有停止，不時幾個手指還會蜷曲幾下，但不久後雙臂便垂放在身體兩側。



陶娟的眼睛還是瞪得大大的，不知道在看誰，但黑色的眼珠已經向上快要翻沒了。



陶娟的長髮掛在了舌尖上，吐出的舌頭舔著自己的秀髮，嘴角有一點上揚。

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陶娟白皙的臉上還有風刮過的淚痕。



不久後，等不到陶娟的老闆給陶娟的領導打了個電話，領導出門尋找只看到在一間房裡上吊自殺的陶娟，屋子裡充滿了騷味，走進一摸，陶娟的屍體早就冰涼，只是左腿和左腿上裹住的絲襪還有些濕。



領導沒有放下陶娟而是打了個電話。



「老闆，不好了，您要的那丫頭上吊了。」



「死了？沒事，我看你房間給你打掃的那個也不錯，把她領來吧。」



「可她是我的……」



「我不僅花三十萬買你的公司，再給你一個經理當，何愁找不到更好的。」



「好，老闆您等著，我這就帶她過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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